
唐明华《大风歌——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

真实反映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历史贡献
□张 陵

责任编辑：王曦月 文学评论 2019年3月1日 星期五 38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日子里，有一

部报告文学值得一读。那就是作家唐明华的《大

风歌——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这部作品站在

时代发展的高度，以非凡的思想勇气，直面中国

民营经济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讲述了许多民营

企业家创业的艰辛故事，把中国民营企业的发

展，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民营企业

的发展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旗帜鲜明地为中国的民营经济鼓与

呼。在当代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这样全面肯定中

国民营经济历史，这样高度评价中国民营企业家

贡献的作品，还不多见。

读《大风歌》，一定会让人首先思考这部作品

的历史观。回想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说到底就

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中国几十年的

发展进步，都可以看作是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生

产力的过程。解放思想，就是破除改革那些不适

合生产力发展进步的生产关系，改革调整束缚经

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关系，当然包括政治的、

道德的、法律的、文化的关系。解放生产力，就是

充分释放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能力和

力量。中国民营经济的出现一开始就是人民群众

在“文革”后的一片经济废墟上展开自救，从而创

造新生活的必然要求，就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成

果，就是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精神的“初心”。从这

个层面上说，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解放生

产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完全一致。认识到

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民营经济的历

史贡献，才能深刻认识中国民营经济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血脉关系。《大风歌》正是从

这样的思想层面上展开描述民营经济波澜壮阔

的发展史，构筑作品的立意、提炼作品思想主题，

最终抒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心灵史诗。由于作品

坚持了正确的唯物史观，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解读

那段历史的一把钥匙。

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民营经济

的发展，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为什么中国民

营经济能够在40年的历史中，由一些个体经营、

个体生产、个体劳动发展成今天实力强大的经济

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各个领域最活跃的力

量，成为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力

量，成为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成

为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力量，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大风歌》通

过一个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民营企业发展历程和

企业家的创业故事，深刻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

本质规律，并提出了思考。可以说，作品的思想基

础是厚实的，立意是稳妥的，主题的深刻性也是

显而易见的。

《大风歌》思想深刻性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

没有回避时代的矛盾冲突，客观记录个体经营

者、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难困苦，真实展现这个

改革开放的时代产儿怎样在艰难中生存壮大，怎

样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怎样参

与改变着中国和世界。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岁月里，民营企业生存艰

难。这里所说的艰难，不是一般创业意义上的辛

苦，而是指所有个体经营者都面临的合法性的困

扰，都必须能够为合法生存进行斗争。虽然改革

春风吹来了，但体制上政策上甚至法律上文化上

的冻土却远远没有消融，社会墒情还远未具备创

业种子发芽的温度与湿度，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

业家，不得不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去寻找生存空

间。结果，不断付出沉重代价，生存环境的恶劣，

生存斗争的艰险可想而知。

作品正是在时代创造的典型环境中，写出了

中国第一代和后来几代企业家们的奋斗史，写出

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塑造出了具有时代精神品质

的中国企业家的报告文学形象。他们在领执照、

开饭馆、做小买卖、异地贩运、办小企业的时候，

只知道日子过不下去了，得想办法生存。他们没

有想到，这个朴实的生存法则，居然隐含着新旧

无限的和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创造了财富，改变

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社会生活，改写了中国

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时期。

作品里写到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不

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关村那批打破和告别

铁饭碗，勇敢投身民营经济海洋的知识分子。中

关村最早从电器一条街发展成为中国高科技产

业大本营，打造成中国的硅谷，其间的故事非常

惨烈、格外悲壮。中国知识阶层参与民营经济，意

义是历史性的。没有知识的介入和引领，中国民

营经济的格局和品质就无法提高，就不可能高速

和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站到时代精神的制高点

上。作品的主题紧扣知识改变命运的理念，写出

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命运，挺立起中国民营企业家

的生动群像，突出了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者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当中的一些先进人

物，作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当之无愧。文学作品应

该为他们唱出时代的大风之歌。

《大风歌》主题的深刻性还在于一方面理直

气壮歌颂民营经济，一方面不回避民营经济在其

充满生猛活力的发展中自身的矛盾与冲突，引发

我们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今天一种很有影响力

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给社会积累了丰厚的物质

财富的同时，也对传统社会形成了挑战，造成了

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危机。资本力量越强

大，贫富差距越大，造成的社会精神危机就越严

重。进而言之，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当

前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财富引发的社会问题负

有责任。特别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中，人们发现，一

些地方的严重政治生态和塌方式腐败，都有许多

民营企业在违法乱纪。由此，便顺理成章地把民

营经济推上社会道德的审判台。显然，民营经济

在为国家民族积累财富的同时，还要承受道德审

判。这个矛盾看起来很突出尖锐，很容易把我们

的思想带入误区，应该澄清。其一，个别民营企业

家的问题不能与民营经济的本质相提并论，混为

一谈。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违法行为就否定中国民

营经济的性质，更不能否定民营经济始终坚持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其二，从中国社会现

状来看，从现在到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民生问

题仍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解决民生问题永远

是第一要务。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一

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其三，这些

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民营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党

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领导经济建设还存在的矛

盾和不协调的问题，是执政能力和水平如何提高

的问题。因此，这部作品从民营经济发展史的角

度记录和见证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领导经济建

设的能力与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

是相当艰难的。从作品描写中关村一条街的命

运，写广东企业家在雇工问题受到不公正对待以

及民营经济的一些具体问题，都有中央领导同志

出面批示解决等细节不难看出，民营经济的问题

都反映在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上。可以说，

改革开放40年，也是民营经济发展40年，更是

我们党探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领导经济其中

包括领导民营经济的40年。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和水平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加强和提高，积

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因此，能够正视也有

能力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

社会问题，用治国理政的有效措施来支持民营经

济的健康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民营经济又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同时，也遭遇新的挑战。就在我们呼唤新

一轮思想解放的时候，《大风歌》的问世，可谓非

常及时。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艰难历程的文学

档案，作者的担当意识和家国情怀令人尊敬。

“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正在文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经由这一概念，人们才注意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苏

中、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以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为代表

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地域特色与审美趣味方面具有

相当多的共通性。作为这一概念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之一，刘仁

前功不可没。文学重在创新，但也要注重传承。刘仁前一直以传

扬汪老的文学精髓为己任，致力于打造以汪老为旗手的“里下

河文学流派”，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而刘仁前自己也在不断学

习、消化汪老作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在散文、小说创

作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汪曾祺在当代文坛是一个传奇。他的作品上承现代京派

文学、抒情文化小说的流脉，改变了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格局，

对后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尤

为独特的是，汪曾祺作品能够让不同年代的读者喜欢，让人百

读不腻。刘仁前的文学之路是从学习汪曾祺作品开始的。

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一时风靡全国，引发无数文

学青年的膜拜。他的《故乡的食物》等散文作品同样以淡然清

新的风格赢得读者的喜爱，这些“汪迷”中就有汪曾祺的乡邻

刘仁前。在《迟到的怀念》中，刘仁前曾说，“我们一路读着汪

曾祺先生的作品，一边追随着自己的文学梦想。”这种追随

和学习无疑是有效的。因为审美趣味、乡土气息的接近，刘

仁前很快把握住了汪曾祺作品的精髓，写出了极为纯正的

“汪味”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发表于1987年第5期的《中

国青年》。陈建功在点评中指出，“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

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

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

吗？”陈建功读出了刘仁前作品中的“汪味”，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

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

祺的某些小说呢？大概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

吧？”时年26岁的刘仁前就以其作品浓厚的“汪味”给评论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刘仁前对汪曾祺作品风格、精髓的领悟

和把握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1992年由汪老亲题书名

的散文集《楚水风物》出版，并于2017年对《楚水风物》进行了

全新创作，刘仁前奉上了20多年来对汪老的深切怀念，为此

笔者曾撰文《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楚水风物》中的文章与汪

曾祺著名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物产非常接近，用笔风

格也极为相似。可以说，《楚水风物》中刘仁前对故乡风物的描

写在语言上对汪氏风格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他和汪曾祺一

样，喜欢在作品中呈现“风俗画”，对故乡风俗、食物、花鸟虫鱼

了如指掌，对家乡风物习性的把握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因而

涉笔成趣、天然如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作品与汪曾祺的散

文相比，不仅是形似，更有神似。汪曾祺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往

往以回忆的视角而写，带有浓厚的对故土、亲人、少年岁月的

热爱，着力在作品中营造“和谐”之境，抒发其“人间送小温”的

审美理想。刘仁前对“楚水风物”的描写也大都以其童年时代

以及年轻时经历的“大集体”时期的人情事物为背景而写，对

里下河过往风情的追溯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里下河乡土风

情，同样以醇厚优美的人伦世界的书写夺人心魄，令人怀想。

故而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一时一地的风俗人情事物，却又能

超越具体的时空，给人恒久的审美享受，引发不同地域时空的

读者的共鸣。

2005年，刘仁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写出了

长篇小说《香河》。《香河》全景式地刻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里下河乡村的生活图景，正如评论家丁帆所言，“在我所了解

到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中,能够用长篇小说来描写苏北里下河

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香河”这一虚

构的人文地理，随着这本小说的广泛流传，越来越形成一种真

实可感的时空范围，并具有里下河文学精神上的普遍指向意

义。我曾在《抒写俗世的温情——里下河小说之我见》中将里

下河小说定位为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在我看来，里下河风情

文化小说的叙述焦点是抒写俗世的温情。汪曾祺认为作品必

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并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汪曾祺看

来，生活是很好玩的，俗世是充满了欢乐与温情的。即使有苦

难，也要用快乐、柔韧的心去化解它。汪曾祺的这种审美理想

与审美趣味在刘仁前的《香河》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香河》

虽然把大部分笔墨放在70年代这一特殊的政治时代，但笔下

人物并没有大善大恶，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仍然洋溢着水

乡特有的温情与善意。这与汪曾祺先生以回忆性的视角追溯

旧日故乡乌托邦式情景的小说《受戒》等作品有着内在的一致

性。与汪曾祺一样，刘仁前在《香河》中追求的与其说是深刻，

不如说是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

《香河》之后更有《浮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残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构成了完整的《香河三

部曲》。《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

和《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后两

部小说，在叙事背景和表现手法上，可谓是对汪曾祺小说的继

承与突破，它们更加关注一体化时代背景之下，乡土人性的蜕

变。《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

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

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

经济大潮之下乡土人性的诘问与诠释。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前的诸多乡俗以及乡村伦理也

在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刘仁前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其中时

代的快速发展与里下河乡村精神世界之间的某种矛盾，《浮

城》和《残月》表现了在时代的喧嚣之下，那些打破旧有规则的

具有一定反叛心理的乡民，他们人性的挣扎，某种程度上其实

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体现，是时代进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

《香河》一以贯之的是，《浮城》与《残月》同样抒写了里下河人

灵魂的秘密、存在的乐趣与艰难，还有作者对故乡的回望以及

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但是，刘仁前在《浮城》与《残月》中发现

某个“平衡点”，它建立在宽广、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生体验

上，平衡着区域性、共同性与深刻性的关系。在《浮城》与《残

月》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当下的时空相连，呈现出一种开

放性的小说世界，它既有乡土经验、童年经验，同时还能够在

乡土生活的变迁及其对乡村伦理形态的影响下，找到时代与

人性深处的审视坐标。

随着《浮城》和《残月》的问世，我们看到刘仁前不仅继承

与发扬了汪曾祺等人奠定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

特征，更是通过完整的《香河三部曲》等作品不断发展和丰富

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

发展方向。一是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

空间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

地区都市转移。《浮城》《残月》将叙述焦点转移到对农村青年

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经由官场、商场、情场交织

的复杂场域写出了欲望化与商品经济时代人心的浮躁与残

缺，与《香河》呈现的淳朴、宁静形成了一种对比。《香河三部

曲》是汪味小说和“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的集大成者，是传

承，也是一种新的发展。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刘仁前已

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创作积淀。我们相信，他不仅会继续为里下

河文学流派的壮大呐喊助威，更会以自己新的创作成绩将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温暖与诘问
——刘仁前作品浅论 □郑润良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刊于《中国作家·文学》2018年12

期的中篇小说《江南雪》，是隐退文坛

20多年的深圳第一代打工作家黄秀萍

的新作，这是近年来鲜见的一部讲述底

层打工妹命运嬗变的作品，小说讲述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打工妹生命价值的自

我觉醒与挣扎，以及20多年后命运的

蜕变与升华。

综观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文学，绝

大多数都是以打工者对个体生存和命

运而忧思为主题。这种带有本能动因的

写作所呈现的打工世界，就像一个铁皮

鼓，外面总有一些为追逐剩余价值最大

化的“鼓槌”在拼命地敲，里面的打工者

在封闭、喧嚣、昏暗、弥漫着汗臭与荷尔

蒙气息的空间里互相挤压、彼此冲突、

寻找出路，对生存焦虑，对命运堪忧，为

未来挣扎等内容，成为早期打工文学的

主要叙述对象。

而《江南雪》则不同，它着力塑造了

三个打工妹历尽挫败、迷失与寻找之后

对生命价值的重构与蝶变。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讲述

了“我”（何芳洁）与刘丽娜、小青三位打

工妹，同在一家港资手袋厂打工。身为

仓管员的何芳洁，因不屈于工厂没日没

夜加班加点的压榨，为完成父亲定的一

年上交5万元的任务，以及心中那份说

不清道不明的文学梦想，毅然决然辞

工。但现实是：只要走出了这家手袋厂

就会变成流落街头的“三无人员”，要面对治安队员的盘

查，只要厂证、暂住证、身份证“三证”之中缺一证，就会被

作为盲流人员遣送到樟木头收容所或粤北地区植树造林

服劳役，甚至遭遇无良歹人的侵害。出厂时，何芳洁的厂证

已经被厂方收回，随时都有被收容的可能，危机已经向她

步步逼近。

可是，就在食宿无着的情况下，文学的梦想依然令何

芳洁魂牵梦萦，在没有听到自己的小说被电台播出之前，

无视自身生存温饱，不管明天寄身何处，何芳洁的未来只

有文学和远方。这种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龃龉、脱节和

矛盾，不仅仅体现在“我”身上，也体现在现实社会那些身

处困境为梦想而战的人们身上。在希冀与现实、期望与绝

望的泥沼中悄然沉沦甚至默默消逝者不计其数。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三来一补”企业，多数生存环

境恶劣。对于没有文凭和技术专长的普通打工者来说，都

渴望走出为生存而挣扎的宿命。好在，何芳洁终于找到了

一份包吃包住的童装厂剪线工的工作。可是，意想不到的

事情还是接连发生。

当何芳洁的小说在电台播出后，她应邀参加了一次颇

具规模的文学研讨会，面对那些衣食无忧的评论家、编辑、

作家们侃侃而谈，她只盼着会议尽快结束，赶上开往工厂

的最后一趟公交专线车，回去上班。因为请假来开会，会以

旷工处理。何芳洁发言时急不可耐地站了起来，用颤抖的

声音说：“作为一名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打工妹，我最渴望，

今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不仅仅有你们这些文学界的权

威名流，更应该有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我希望他们通过

我们的文字，听到我们发自社会底层的呼声！”

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打工者，辗转于乡村与城市之

间历经劳顿与忧患。小说中“我”和刘丽娜是同乡发小，感

情深厚，作为手袋厂生产主管的刘丽娜对“我”照顾有加，

她是个聪慧漂亮、内心坚强的女孩。她们是家乡榕镇仅有

的两个外出打工的女孩。刘丽娜胆大心细、眼力过人。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手袋厂老板举家移民到加拿大，

将工厂委托刘丽娜管理，这就使她掌握了市场和客户资

源，自己开办了一家世界一线品牌手袋代加工厂。就在香

港股市震荡、深圳楼市崩盘之际，她再次抓

住机遇，化危机成商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

的原始积累。

面对传统制造业日渐式微，刘丽娜索

性放弃对手袋厂的经营。丈夫让她赋闲在

家享清福，可是年近不惑的刘丽娜却决定

继续创业，发展美容养生事业。只身来到上

海一家大型美容院做学徒工、保健师、讲

师，三年后还在苏州创办了自己的瘦身美

体旗舰店。可以说，打工妹刘丽娜个体命运

的改变见证着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

历程。

小说中小青这一人物也个性鲜明，当

白姑娘把“我”的名字叫成“石灰头”时，小

青举起喷雾电烫斗，提高嗓门警告白姑娘：

“你以后不许喊她石灰头，她不可能永远是

你的打钮工，她有可能是：作家！”其实，小

青也有自己的计划，她家境贫寒从没有上

过学。她冒着可能被白姑娘炒掉的风险支

持“我”，除了由衷地尊崇斯文外，还想跟着

“我”学文化。常在工余时间，小青拿着硬皮

本、新华字典和“我”一起到海边或公园，请

“我”教她读书认字、学习数学。“我”跳槽到

另一家服装厂做文员，小青跟着我成了这

家厂的大烫工。正如刘丽娜说的，“文学改

变的不仅仅是你，还有我和小青！”

后来，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深圳

经济特区第一代地产经纪人。在小青的指

引下“我”和刘丽娜接手的“烂”盘最终成了

意想不到的财富。

小青命运的变化来自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并努力

求变，实现梦想。

《江南雪》这种书写底层打工者生命价值嬗变的新世

纪劳动者文学，与早期以失落、迷惘、焦灼、无奈、寻觅等为

主要精神向度的打工文学有着本质区别。

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劳动

法的进一步完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和精神面

貌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第一代、第二代打工者都已

经成为企业的主人，一如《江南雪》中的三位女性，他们都

以主人公的姿态奋战不息，成为新时代劳动者的楷模。

当今的劳动者文学，首先在文本上基本改变了人们对

早期打工文学粗制滥造、浅层呻吟的偏见。开始用历史的

眼光来审视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流变，以新的审美向度观照

人性明暗与美丑。再就是文学写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使

得过去在打工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劳资对抗、主从博弈、同

根相煎的矛盾关系不再成为主要叙述对象。更多的是对经

历打工岁月洗礼之后的人物心灵成长的理性思索，对新时

代劳动者生命价值和精神维度的关注。

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文学，应该是一种放眼量、大境

界的书写，一种有血有肉、有肝有胆饱含温度和质感的创

作。所以，在新形势视阈下对劳动者形象的审美与塑造，对

劳动者个体生存和命运的关注，是时代赋予新世纪劳动者

文学的任务与使命。

宝安劳动者文学，在各级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文艺

报》《中国作家》等报刊的关怀、指导和扶持下，近年来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宝安这个昔日的中国打工文学的渊薮之地，如今迎来

了劳动者文学的春天。在宝安区政府的支持下，为全国劳

动者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树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江南雪》的作者黄秀萍就是深圳市宝安区作家，她说

自己隐退文坛20多年后再次复出，主要缘于宝安区作家

协会主席唐成茂的召唤。她的又一部新作《中国智造》即将

面世。她表示，作为劳动者文学作家，她将会潜心创作出直

指人心、激励大众的良心之作，来回馈这个美好的时代和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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